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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清塘庄

□

金城

缝纫机的故事

□

海蓝之昕

岁月流逝无情，转眼间已经是年届八五的耄耋老者

了。少小随父母离开家乡，偶尔回乡探望老人，一生中与

故乡是聚少离多。尽管记忆中的故乡，大多是年少时的

影像，但故乡的一草一木，乡亲父老的恩情，都深深地刻

印在我心底。随着年龄增长，乡愁越发醇厚，终于在去年

回故乡一行。虽然时间短暂，但故乡的变化、新的面貌，

令我感叹不已。

我的故乡清塘庄，是永康北部的一座小农村，背山而

建。此地原称德园塔，也称清塘口，因此而命名清塘庄。

清乾隆五十年（1765 年），金兆梁从太平金店迁到德园塔

创家立业，繁衍后代，逐渐发展成为村庄，至今金氏仍为

村庄里的主姓。早先隶属太平乡，现在是唐先镇属的一

个行政村。村庄坐落在山脚，举目南望是连绵起伏的山

峦，其西侧有从后山山涧流出的小溪，潺潺溪水注入邻近

的太平水库。原先与外界连通只是羊肠小道，分别通向

岩前、唐先和太平，延伸到各地。随着经济的发展，汽车

进入农家，公路四通八达，还修建了双向单车道环村硬质

路面的道路，羊肠小道成为了历史的点缀。可谓青山环

抱，绿水盎然，空气清新的人间天堂。

据考证，我们这一支金姓村民，是南宋期间从金华孝

川义井迁永康太平村的。它在清塘庄东偏南，相距3里，

原来是一处较大的村庄，是原建制太平乡所在。一条溪

水将村庄分为两部分，左岸吕姓，右岸又称金店，金姓为

主，架有一拱形桥相连。因修建太平水库，原太平村已沉

没库底。清乾隆年间，金店的金兆梁，传说与父母不和，

从金店迁到德园塔，后改名叫清塘庄。金兆梁是清塘庄

的开庄鼻祖，娶施氏，生四子，分称福、禄、寿、喜四房。其

中次子金立有，考得贡生，娶妻施氏，生六子，后人将金立

有这一房称禄房（永康音“禄分”），这是我的第二代祖宗，

我属于禄分后人，是清塘庄金姓第六代。我的辈分较高，

解放初期进村有两位女民兵盘查，问我：“同年哥，从哪里

来。”这位美女是外来媳妇，她的伙伴认识我，“还同年哥

啊，他是你的太公”！那时，我才十岁多。

需要一提的是第二代喜房，即四太公金立秋，初娶施

氏，继室吕氏，带来施姓前夫之子，衍生后代，因此清塘庄

有施姓人家，他们住在村庄的西头，金施两姓和睦相处，

年代悠久。抗战后期，一位叫阿菊的时尚女人，记不清她

是哪一房的，带回国军下级军官，有些钱财，在小山建一

栋新样房子，随他们一起来的是陈姓帮佣。后来阿菊夫

妇离去，不知所终。陈姓一家留下，以抽索面为生，衍生

后人，成为清塘庄的第三姓人家。近年来，随着人际交往

的增加，增添了多个姓氏。

关于清塘庄的由来，今人可能鲜有知晓的了。

开庄鼻祖金兆梁夫妇，两手空空来到德园塔发展，盖

的泥房，睡的泥床，用的泥桌，坐的泥凳，可见创业之艰

辛。因此，清塘庄的老房子有一个特色，外墙是取材于当

地含有沙子的黄泥，用模版夯实的，墙宽尺许，不用砖

切。夯实的黄泥外墙很结实，雨水不侵，挖洞也很困难。

此次回乡，我见到百多年的老房子依然坚固，即使房顶木

结构已经塌陷，外墙仍保持完好。

重阳节是永康很重要的节日，各村有组织罗汉队，俗

称“打罗汉”的活动。秋天是收获季节，乡亲们都沉醉在

丰收的喜悦之中。传说胡公好武，鼓励乡民习武，重阳节

乡民要向胡公汇报成绩，秋收后的每个夜晚都在广场练

武，打拳、舞刀弄棒，十八般武艺全上。孩子们练倒立倒

走，翻筋斗；村民们举着舞台上那种长旗，按序举着十八

般冷兵器演练兵阵。在重阳节这一天，各村抬着胡公像，

到附近各村表演兵阵和武术。如同约定一般，到中午时

分都集中到清塘庄演练，十分热闹。清塘庄人比较富裕

好客，观客和罗汉队的人，都可以到各家吃免费午餐，认

不认识，进门就是客。无论家境贫富，每家都招待数桌。

这是当年清塘庄独有的待客盛宴日，好客之风传为佳话。

正月十五闹龙灯是一个乡俗，龙灯除龙头龙尾外，龙

身是每家都得出的。每家都有一块大约2米长，半尺宽，

2 寸厚的木板，木板两头各有一标准圆孔，有一根标准的

圆棍，作为两块木板的连接销，也是举起灯板的棍子。每

块木板上固定 2 只灯笼，连起来就是一条龙灯。夜晚在

广场举着龙灯参阵，龙尾企图将龙头围在当中，龙头力图

突围，需要年轻力壮的人才能胜任。除了本村娱乐外，还

到邻村去演出。但清塘庄的龙灯有与众不同之处，它的

龙头不是通常的龙，而是一座方形的塔，说是与风水有

关，我推测大概是意念中的德园塔吧，意为后人不忘先祖

建庄的功德。

清塘庄历来重视教育事业，大概在上世纪的1918年

前后就办起了德园初小，是附近村庄少有的。我的父亲是

第一位走出山村的“读书人”，经过自己刻苦钻研，成为我

国第一代铁路制动技术专家。后来，陆续有“读书人”外

出，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做出贡献。现在学有所成的人数更

多了。

当看到漫山遍野的黄金梨树，花朵挂满枝头，微风吹

拂，泛起阵阵白色涟漪，美不胜收，我的家乡多么美好！

祝愿我的家乡，经济发展，父老乡亲的生活如东方初升的

朝霞，幸福满满，蒸蒸日上！

每一段留不住的岁月,总有一些忘不掉的故

事，回不去的却是最美的时光。

小时候，最让我感觉到神奇的莫过于裁缝师

傅的缝纫机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裁缝师傅

在农村可是一个很体面很吃香的职业，因为不用

风吹雨淋，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又享受好酒好菜的

待遇，大多裁缝师傅都显得白白净净的，未婚的裁

缝师傅可是婚嫁对象的抢手货。裁缝从师也有一

个不成文的规矩：学徒三年、师从三年，如此长的

从师时间，裁缝师傅在乡人看来越发金贵起来。

以前在农村条件过得去的农家，每年都会在春季

和冬季供两次裁缝师傅，等给全家老少扯齐了合

意的布料，就可以叫裁缝师傅排上日子到家上工

做一家老少的衣裳了。诚然，裁缝师傅到家里来

做衣服对我们小孩子来讲，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好

事。一来意味着自己可以添新衣，二来可以顺带

吃上一顿好的，三来可以看裁缝师傅变戏法似的

制版和裁剪。幼时的我，特别喜欢趴在缝纫机旁

看裁缝师傅脚踏缝纫机“咔嚓咔嚓”走线缝衣，看

着一件件新衣缝制而成，心里痴痴暗想：将来，我

也要学会这个绝活儿。以至于高中毕业后，一度

想放弃学业，从事服装设计。

自从大田承办到户，家里的经济宽裕了一些，

老爸相继给家里添置了几个大件：蝴蝶牌缝纫机、

永久牌自行车，还有我和弟弟人手一只手表，什么

牌子的也忘了，三四十年前这些都算是农村家庭

的高档配置。自从缝纫机到我家以后，就成了母

亲的生活好帮手，母亲除了田间地头的劳动，总是

起早贪黑，把一家六口的拆洗缝补衣服一针针一

线线地收拾妥当。心灵手巧的母亲也无师自通地

学会了一些简单衣物的裁剪和缝制，譬如汗衫、漂

亮的小裙子、小罩衣、大裤衩、鞋垫等什么的。我

的脑海里无数次定格，深夜在缝纫机边昏暗的灯

光旁，母亲含辛茹苦的背影。

在我初中毕业等待高中就读的那一年暑假，

隔院有一个漂亮的邻居姐姐阿娇，她学过缝纫机

机绣，过了两年就更换用上了电动缝纫机车，她天

天起早摸黑地车枕头被套，每逢四路集市的时候

就让他大哥拿到四路绣品市场批发销售。那时的

四路绣品市场是全国绣品的集散中心，生意通达

三江，也是永康绣品市场最繁华浓重的一笔。永

康上半县很多心灵手巧的妇女都有过绣品人生。

暑假初期，我天天泡在阿娇的缝纫机旁看着她制

作绣品，看了几天，感觉也不是难事，就央求阿娇

让我试一试，那时的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就央求老

妈给我几十块本钱，让阿娇帮我张罗起原材料，初

学绣枕头，打板绣一些简单的金鱼、鸳鸯、荷花之

类的吉祥如意图案。因为技不如人，成品也不抢

手，就央求娇姐姐夹带上我的绣品拿到市场上脱

了手，记忆中好像也挣不了几个钱，倒是留下了自

己亲手制作的几套枕头被套，伴我和家人度过了

十多年的温馨时光。这段经历也算是我家缝纫机

的一点从商经历吧。后来因为求学工作的原因，

加上江苏南通、广州经济的率先崛起，永康绣品市

场渐渐地走了下坡路，我断断续续的绣品营生也

就无疾而终了。

家里不用缝纫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机身收

进台子里面，它随时就变身为书桌、饭桌、牌桌，我

们兄弟姐妹几个都争着抢着在那画画、写作业或

吃饭，淘气的我们也会悄悄拉开抽屉，翻里面的东

西玩一玩，画粉、拉链、梭子、扣子、裁缝剪什么的，

这些尘封的记忆都让我们回味。

改革开放四十年，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服装的批量化、产业化、新颖化、时尚

化，昔日风光无限的裁缝也黯然失色，只得改行或

走更高端的个性手工缝制，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大，

以及购买商品的便利性和消费观念的转变，现在

母亲很多光鲜的衣裳还时常压在箱底根本轮不到

穿，闲暇时百姓的穿着天天像过年，缝纫机逐渐渐

淡出了百姓的生活，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我家的那

台缝纫机也像老古董般默默躺在老家的老房里。

不知不觉芳华已逝，很多小时候看惯的物件，

淡出了视线见证了历史，留下的唯有一段故事。

快意人生
(外一首)

□沈方

我赞赏你的脾气，骨气，

不屑的微笑，

不经意间挂在嘴角，

最是我愿引以为同道之处。

眼里容不得心怀鬼胎胁肩谄笑，

要是我在场，惹恼了，

按捺不住拍案而起，

说不定将桌子也一举掀翻。

有的人远远看一眼足矣，

哪里有闲心，哪里有时间等他开口，

听其言是要洗耳的，

凭下身裤子便可知其俗不可耐。

苍天赐我之年华与日俱增，

岂可辜负，做人有悲有喜，

为蝇头小利狼奔豕突，

遑论魏晋风度。

今日欣闻你兀自畅饮一大碗，

遥祝快意人生，

待来日凉风起天末，

再登高远眺，意下如何？

避雨
每次见面，无论在广场还是会议室，

还是通往洗手间的走廊，

无论街角的小面馆还是楼梯口，

我都不想再见到他。

下着雨的黄昏，偶然碰到，

在旋转玻璃门外面避雨，

旁边是小茶馆，我没想请他喝一杯，

他也不请我。

碰到喝茶可以不说话的人，

我不愿将就着喝茶。

碰到不喝茶也可以说话的人，

我情愿不说话也要坐下来喝茶。

或者他知道我不想见到他，

我知道他知道我不想见到他，

他也知道我知道他知道我不想⋯⋯

知道的事不必说了。


